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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交流与对话

杜维明  王 杰
(北京大学 人文高等研究院,北京 100871;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

[摘  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

交流与对话,是形成一种建设性力量的新尝试。一方面,马
克思人文主义与儒家人文主义的相互配合,可以开拓一个

崭新的人文视域,更好地指导现世中的人通过社会实践去

改变世界;另一方面,在儒家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需要我们重新了解、辩证分析的

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即回到轴心文明、
恢复中国最深厚的传统文化并实现中华民族自我救赎的过

程。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自由,在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人

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一个健康的历史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当代社会的重新焕

发,无疑有助于我们理性地辩难与思考问题,从而树立起悲剧意识。这是一种深刻的、中国式

的悲剧意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可见,面对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对于悲剧观念的关注

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反省现实,进而找到伦理、正义以及经验的合理性。在浓厚的历史记忆的积

淀之下,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每一个主体人都有一个丰富而悲剧的人生,具有一种“舍我其谁”的

担当,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人类全体而奋斗,这也就将个体人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全体。
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交流与对话,不仅是文化上的终极关怀,同时也在精神世界中塑造

个人与民族的方向,它面向的是未来,并关系到我们拥有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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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杰:今天是4月8日,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校

庆日,也是我们“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
进行的第二天,那就让我们从这个论坛开始谈起

吧。据说当年唐文治校长取“四通八达”之意,今

天关于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论坛的组织形式,特
别是你昨天的演讲涉及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关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怎样在新的条件下去

对话、去形成一种新的建设性的文化力量,我想先

请您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杜维明: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我完全没有

想到,在安德森教授以及其他几位教授的主题发

言中,人文精神,当然也就是人文主义(Human-

·6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刷十厂2校



ism),现在变成那么重要的观点。 在以前,从解

构学来看,不管是阿尔都塞、福柯还是德里达,基

本上都是在批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 之前萨特

曾经用过人文主义,但有一度,萨特作为一个革命

论的学者,对人道主义似乎不再关注了,可是萨特

到了晚年,特别对“Brotherhood”,这种“四海之内

皆兄 弟” 的 东 西 加 以 重 视。 另 外, 他 还 突 出 了

“TheMan”,用大写的人,就是说在所有的人类的

基础上还有个“人”的观念。 我觉得就像儒家“仁

爱”的“仁”一样,“仁”既有主体性,同时又有社会

性,还有人和自然的关系、和天道的关系,所以说

是一种宽广整合而且具有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我

觉得现在来谈这种人文主义,具体地说是落实孟

子“本体”、陆象山“本心”和王阳明“良知”的心学

的时机到了。
王杰:对,现在是我们重新思考与人道主义、

与人性相关的许多问题的时候了。
杜维明:的确如此,就像安德森他们对此也极

为关注。 先不说宗教,因为宗教是有争议的,但是

精神性或者宗教性应该没有争议。 意思就是说现

在兴起来的马克思人文主义和儒家的人文主义能

够配合,就是要超越启蒙哲学一直发展下来的这

样一种凡俗的、反宗教的、反精神价值的、过度功

利、过度物质化、对自然有过度的侵略、而且过度

强调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受

到西方很多杰出思想家,包括女性主义、生态环

保、社群伦理、文化多样、宗教多元等学者的批判。
他们尝试一种新的人文视域,我想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就是人和地球必须设法建立的一种新的关

系。 关爱地球,成为所有宗教传统的共识。 就基

督教而言,你不能说未来的天国比现在,也就是凯

撒的世界,更应当受到我们的关怀,因为你必须要

在凯撒的世界里面改变你自己。 就佛教徒来说,
不能说净土和彼岸更重要,佛教徒必须要入世而

转世,所以一般来讲,中国讲的佛教徒就是人生佛

教(大虚)、人间佛教(印顺)乃至人间净土(星云、
圣严和证严)。 我觉得儒家在这方面和马克思的

思想有很能够配合的地方。 也就是说,儒家基本

上说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

与”,我就是在这个世间里。 那么马克思的所说的

社会实践,就是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不公平的

社会结构做一个彻底的、批判性的解构。 所以,他

主要的意思就是我来这个世界不仅仅是去反映,
而是要去改变。

王杰: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就是要去改变世

界。
杜维明:儒家讲“为己之学”,“为己之学”的这

个“为”wèi,后来被荀子讲得更极端一点,就是在

今天会引起误会的“伪”wéi,即“为之”,“为”就是

要由人来塑造、人来创造,所以在这个精神上,我

觉得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学说有很多近似和交融的

地方。
王杰:其实在这次会议上,我也觉得很兴奋。

我们的论坛去年在曼彻斯特讨论的主题就是“马

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我们当时主要着眼于马

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时也讨论了

马尔库塞、朗西埃等人的美学思想,但是对于“当

下性”,去年讨论得并不多。应该说,在本次会议

上,各位学者是在去年的话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展

开讨论的。
我认为,在当代的中国社会和当代的世界,有

关人道主义和人性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可能这还

与我们现在所考虑的核心价值观等等都有关系。
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这个传统之下,受到“文革”的

影响,比如说“文革”过后,国内学术界对《手稿》的

讨论,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分歧。关于“两个马克

思”的问题,即“青年马克思”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

义者,这种情况其实受阿尔都塞学派的影响很大。
这个消极的方面可能是过重了,也就等于说是误

解了马克思,我本人觉得也没有真正地理解阿尔

都塞,其实阿尔都塞还是有所指的。当然,阿尔都

塞本身也有偏颇的地方。
杜维明:阿尔都塞作为一个人而言,也就是从

儒家修身哲学或希腊精神磨炼的角度来观察,他

在日常生活的行为,有的地方其实是很可怕的,因
为这里面有严重的暴力问题。 就中国的经验来

说,我基本上认为,在19世纪,甚至在20世纪初,
斗争、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要有的。
因此,进行得越全面、越彻底,就越能够把不合理

的现象弄清楚越好。 可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在人

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斗争或者说竞争,必须摆在一

种更宽广的、合作关爱的信仰之上。 所以我觉得,
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如果说青年马克思在很多地

方有着非常宽广的人文视域,乃至所谓受人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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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激发的存在感受,那么,就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

来说,当然我的这个研究是很片面的,今天我们所

认为的马克思的宗教观其实并不是马克思的,而

是列宁的,而列宁对宗教是没有任何正面的肯定

的。
王杰:马克思对宗教实际上是有正面肯定的。
杜维明:不仅如此,因为马克思是犹太人,作

为一个犹太人,说他不懂宗教是不可能的,他有他

的宗教的敏感度。 但列宁所代表的是一个没有宗

教情怀的革命理想,这是第一点。 另外的一点是

大家 现 在 批 评 得 非 常 厉 害 的 一 个 概 念, 所 谓

“StateofMarxism”,就是国家马克思主义,也就

是斯大林主义。 如果讲得再具体一点,马克思主

义的中国化即有这一面向,它一方面是使得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但另一个方面,马克

思主义的中国化,通过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所

代表的精神,它有许多负面的因素,站在历史分析

的角度看,大半都属于“土改”那个时候的情况,我
们需要对这一阶段做详细的个案调查与研究。

王杰:“土改”里面其实有很多问题,我们人文

学院有一个研究团队,在重新研究那一段的历史,
他们是从基层组织的档案收集入手的。

杜维明:不仅有很多问题,大概案例是超出上

千了。 比如说,有一位专门从事土改研究的法国

学者,卢西恩·比安科(LucianBianco),他是一位

严格的扎根具体事实分析的杰出学者,他认为土

改中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没有必要的,不仅是

不必要的,很多都是地痞流氓把原来相对和谐的

社会整个破坏掉了。
王杰:对,很多乡绅等等都受到影响,其实他

们当时是代表着中国文化底层的某种社会力量,
包含着许多正面的东西。

杜维明:的确,我认为这是完全对的。 所以我

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重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起到了极大的作

用,但是它有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 对它的负面,
我们要摒弃。 所以说,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在哲

学思想上最伟大的发展就是彻底放弃斗争哲学那

个阴暗面。 一直以来,从斗争哲学到发展观,我们

说是可以的,甚至到现在提出和谐。 和谐的意思

就是:发展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以及过分的物质

化、商品化、过分的狭隘的一种功利的思想,都要

被重新转化,这就要把中国传统最深厚的那个文

化,还有它以前能够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政治结

构等等这些力量,慢慢地恢复起来,这是中华民族

自我救赎必须要经历的。
王杰: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说现在,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是如你刚刚所讲,
是有偏颇的,另一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完成

的过程。
杜维明:可以说,按照哈贝马斯的方法,整个

启蒙不仅是一个心态,一个运动,而且还是一个没

有完成的计划。 关于启蒙心态的问题,我和衣俊

卿曾做过讨论,发表在《求实》杂志。 他治学严谨,
有深入探讨理论的热忱,但我认为他过分认同启

蒙心态,这是有问题的。 因为现在在中国,一个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半都是完全认同启蒙的,可

是这就存在一个对于启蒙的负面怎么批判的问

题。 刚才我们讲了,启蒙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有
非常强烈的浮士德的征服自然的心态,它突出理

性、自由、权利、法治等核心普世价值,但对同情、
慈悲、正义、责任、和谐等核心价值,一般说是扎根

亚洲的普世价值则掉以轻心了。 对于这些课题,
一个真正认同马克思主义或者启蒙心态的人要有

所自觉。 因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问题中呢,严格

地说,从“文革”以来,那些残害人的人、那些真正

应该被绳之以法甚至要治罪的人,他自己有极大

的话语权,有了权威性,但没有任何的自责自疚。
而那些被残害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西方受教

育非常好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算是被牺牲的人,
他们却产生了强烈的罪恶感和强烈的不安全感。
一直到今天,那些“整人”的人气焰仍然很盛,“被

整”的人不仅没有感觉到需要绳之以法或者诉诸

正义,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责自咎并不合情

合理。 在这点上我觉得,需要做什么呢,讲起来又

是政治不正确。 我们要学南非,结束种族歧视以

后,由曼德拉(NelsonRolihlahlaMandela)、德斯

蒙德·图图(DesmondMpiloTutu )提出来一个

叫做“TrueandDeconciliation”,真理和饶恕、宽

恕或者是解脱、解救的口号。 那么对我们的意思

就是说首先要把从“文革”以来、甚至更早以前,真
正的社会上的不公平、残忍的阴暗面,把真理,完

全地公诸于世,让大家都知道。 用林肯的话讲,我
们对任何人都是仁慈的,我们不是要用这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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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整人的,黑暗的时代已经过了。 我们现在是,即
使你再糟,只要你把事实讲出来,也有你生存的空

间,而且有你的人格尊严。 但前提这个事情要摆

出来,我们现在需要对这个事情做一个深刻的反

省。 我们一天到晚骂日本人,说他们不能反思什

么,而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对

自己的人性,也都应该重新反思。
王杰:对土改、对“文革”都应该放在现在的学

术背景下重新反思。
杜维明:不能忘记! 对于一个民族,没有历史

记忆就没有自由,更不要说是还能够发展。 我们

现在气很不顺的时候,应该做些工作把我们的气

弄顺,在这个时候,不是经济、政治可以解决的问

题,而要由文化来解决,要去医治在文化上面终极

关怀的一些最深刻的心灵的沧桑。 一个现在80
岁或者90岁的人,他的心灵的沧桑若不被医治,
那他在临死的时候那种忿恨不平之气是不会消解

的。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不能这样,而且是对于我

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更是如此。 更难得的是我

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有古有今,而且历史记忆最

长的、记录资料最全面的民族之一。
王杰:是的,中华民族虽然饱经沧桑,但是一

直延续下来,保有最完整的历史,这是很了不起

的。
杜维明:可是现在却患了健忘症,忘却、主动

的忘却,一个民族落成现在这种程度很窝囊。
王杰:我觉得这是现在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

题。我们这次会议真的很有意思,马克思主义这

一学派的学者与像你这样的对中国文化有很精深

的研究的学者来进行对话。我想,当代的中国马

克思主义怎么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重新焕

发出来,这个太重要了,不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美学很难赢得国际学术界的尊重。我举一个例

子,德里克是很著名的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也是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关于来参加

我们的论坛,他曾给我写过邮件,说他还是有顾虑

的。他觉得如果他来参加会议,会对中国的现实

有所批判,这样可能会不方便,所以他最后就没有

来。我就在想,在今天这个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怎

么样在当代去发展,怎样面对当代的社会现象和

理论问题等等。
杜维明:这一点太重要了!

王杰:因为就批判性的这个维度而言,我们一

讲批判性,就讲革命、讲革资本主义的命,却没有

讲过对自己的反省。对自己的整个现代化过程经

历中,哪些地方是极“左”的,哪些地方是有偏颇的

等问题的研究,其实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口。
杜维明:完全绕不过去。 而且我们自己想一

想,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对于马克思的人道精

神,所谓社会主义的异化这些问题,在80年代提

出过,结果挨批得多惨。 也想想那个时候,汝信,
还有王元化、王若水都参加过这一工作。 那时提

出的观点还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假如你不去谈,你看现在最高领导都公开,我
们如果不好好的把贪污腐化,包括异化,不把这种

贫富不均的现象加以重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
还有在网上,只要发表言论,都是一种愤恨不平的

迹象,没有真正能够静下来进行理性的辩难和思

考问题。
王杰:其实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文化,这样

的心态很不好,很不利。
杜维明:很不利。 不仅如此,对于有些区域来

说,它们支持我们,因为它们的存在是要靠我们

的。 比如香港,对香港、港人一般的态度而言,你

会说好,但是还存在一些很极端的、反一切权威的

思想,这对整个港人和以北京为代表的大陆人的

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好的。 现在说两岸的关系很

好,但是马英九碰到的是台湾政治文化中无法绕

过去的关于“国家认同”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不

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解决的。 再比如说,和日本,和
美国,和周边的所有其他的国家之间,如果你要讲

你自己国家的主权,人家也要讲人家的主权,一寸

土你不要放弃,人家也一寸土不要放弃。 在这个

处境里,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应该有处

理这种国际关系中微妙问题的能力。 “以大事小,
以仁爱;以小事大,以智慧”,可现在我们又不仁又

不智。 今天,对于比我们弱小的,我们打压了;对

于比我们强的,我们不仅没有处理好正常关系,反
而经常去挑衅,使得现在他们对我们的不安全感

更强了,这是一条中国要走的路吗?
另外一点而言,我们并没有一个模式。 不要

说我们走出了一条模式,因为我们还没有建立起

一套模式,我们走的是一条道路,我们有的是一种

经验。 我们的经验有好有坏,而且往前看,这条路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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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出来是极困难的。 在经济上能走出一条路来

吗,能够让其他的金砖四国学习吗? 在政治上我

们有一条路吗? 在文化上,或者说,我们现在并不

是大国,我们文化上的力量太薄弱了。 此外,我们

所考虑的价值领域太稀少了,除了政治、经济以

外,我们在其他问题上都没有什么发言权。 哲学

没有发言权,文学没有发言权,曾经多么辉煌的历

史,一个那么伟大的民族弄到今天这步田地,可以

说,我也觉得有一点悲伤吧。 所以就心情而言,我
们应该有一种悲愤,这算忧患意识,如果没有这种

忧患意识,不要说学术站不起来,你的国家民族也

站不起来,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工作者,对中

国传统文化、对儒家、对我们的核心价值要透视,
要关怀,要去研究。 同样,从事儒学研究的这批

人,必须要了解到马克思主义里面有一些可以和

我们合作的那些空间怎么开发。 双方都要对中国

的现实进行非常严厉而全面的批判的认识与反

思。 这本来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我们不努力培养

基本功怎么行呢。
王杰:应该说,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是特别悲壮

的,现实充满着悲剧性。但是在我们的文化表征

方面,比如我在美学领域所涉及到的,关于社会主

义时代有没有悲剧的问题,曾经产生了很大的争

论。很重要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

式是公有制,人际关系是平等的,那么就没有悲剧

了,当然也有一批学者认为还有悲剧存在。我也

反省了一下,其实我们整个20世纪的美学,特别

是当代美学,关于悲剧问题的研究比较少,甚至说

是非常少。这与西方美学很不同,西方从叔本华

开始,一直到萨特,到德洛兹,包括威廉斯、伊格尔

顿,他们一直都研究悲剧问题、悲剧艺术。我觉得

这是批判现实和找到伦理的正义以及那种超验的

合理性的很重要的资源。这里我想请你谈谈对这

个问题看法。
杜维明:你接触了非常深刻的大问题,也是我

认为我们对于深刻的儒家传统,特别是精神性的

传统不能够充分发挥所碰到的一个大问题。 汤姆

·莫兹克的一个批评有欠公允,但的确反映了不

争的事实: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从事儒学研究的

学者,有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我是完全不能接

受的。

王杰:其实儒家也有很深刻的悲剧意识。
杜维明:你从最深刻的这样一种悲患意识来

看,古典的希腊悲剧,就是说你越有智慧、你越了

解现实、你越能够有勇气面对现实,你就越悲惨。
比如俄狄浦斯王的悲剧,这些都是他的智慧、他的

修身、他的磨炼所没有办法解决的,他命定就是这

样,这不是儒家的悲剧。 儒家的悲剧更深刻、更有

现实意义、更和我们日常生活相联系。
就任何理想而言,特别是人的理想,人的理想

就是要做圣人,而圣人就是最能够体现“仁”,也就

是具有人性光辉的人,这种人通过己立立人、己达

达人的精神从和谐的家庭、正义的社会、安康的国

家一直到天下大同。 这个圣人的理想在现实的摸

索过程中,一直在指导我们,要我们向前面超升,
但是在每一步都受到限制的。 可以这样说,像基

督教,道成肉身,当肉身出现,它是具体的,道就受

到限制、受到扭曲、甚至受到异化。 所以当理想落

实为具体行为必然会有张力、异化乃至冲突,孔子

的存在选择是“鸟兽不可与同群”,他要进入世间

来,他没有一个未来的天国,他也没有上帝、没有

乌托邦的理念,他所选择和面对的就是在现实,他
每天碰到的都是人的生活世界,其中当然有悲剧

的成分。 也就是说,我想要做、我知道自己能够做

的和我实际做的之间的距离不仅没有变得越来越

小,反而越来越扩大。 当你有能量要发挥的时候,
你却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是因为色、或者是因为

斗、或者是因为得,使你无法随心所欲。 而当你有

了智慧,你会理解到你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你的精

力已经不够了。 我们把这叫做一个人的知性的缺

失和感性的充沛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生的悲剧。
人就是这样,尽管我们没有轮回。 严格说来,

不管你的人生是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

百,你只有一生。 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远”,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背负的就

是“仁”,每一个人的“仁”就像马克思所讲的,每一

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基础,每一个人体现

的“仁”就是整个人类整体的基础。 所以我们可以

说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我们每一个个

体能够做到那么一点,人类的仁就会上升,而消除

了就会下降,就是这样一个世界。 每一个人都有

责任感,有些是大的有些是小的,都在这个世界

里。 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层层限定、层层破除限定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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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奋斗之中,这里边都是悲剧。
比如说两个人,如果说是男女之情,那么男女

之情完全能相悦、完全能融合无间其实很难。 对

于两个知己来说也很难,这是两个人之间。 那么

如果说家庭中有三五个人,那就不得了了。 就是

说,真正到一种磨合得最好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古典的儒家的悲剧就是孟子讲的舜的故事,
舜的父亲是一个残忍的人,舜的后母也对他极不

友善,他的继弟还要抢他的财产,在那么困难的环

境里,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最坏的家庭里,他居然

能够维持基本的和谐,这个人了不起,所以他的孝

能感动天地,这个就是例外的例外。 也许中华民

族就出现这样一个人,所以其他的人多多少少都

应敬佩他。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悲剧的意识不是

希腊的悲剧意识,是儒家的悲剧意识。
王杰: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悲剧意识。
杜维明:如果说一个读书人,就是在儒家的传

统文化里面的这一批人,先不说精英不精英,事实

上就是少数人。 因为大多数人是无恒产也无恒心

的,既没有基本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一定的生活保

障,不会有更高的道德。 但是有一批人是无恒产

而有恒心的,他有自觉、有先知先觉。 这一批人数

量很少,但文明的进步和他们有密切的关系,第

一,他们有主体性,他们的主体性就是立志。 不管

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在奋斗,这个就是悲剧。 在中

国,这样的仁人志士太多了,你看共产革命里面那

些了不起的、重要的人物,悲剧下场的太多了,他

们都有强烈的主体性。 第二,这个人的目的不是

为个人,也不是为了特定的社群或阶级而是为了

人类全体———不仅是中国人的全体,而是人类全

体,所以才有民本的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为轻”,在这个情况下面,就算是牺牲,也是心甘情

愿的。 再次,他有非常深刻和浓厚的历史记忆。
孟子,孔子,孔子以前还有周公,周公以前还有尧、
舜、禹,我们这个民族在孔子以前就已经有一千多

年的文明发展了,到了孟子更是,他的历史意识很

强,而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没有历史意识。 同时,
他还有非常强的天道观念。 先不说是替天行道,
孔子主要认同的一个是文王,一个是周公。 如果

“文”是被坠于地的,那没有人可以做这个事情,即
使他如此我还是要作,这是我的责任。 孟子“舍我

其谁”,至少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力量。 我们在不同

环境、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领域里面都可以发挥我

们最大的作用。 最后,它面向的是未来。 它绝不

会为了目前,而是为了千秋万世,所以才有张载的

“为万世开太平”。
这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所说

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不过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新

马有两大缺乏。 首先,他没有注意到世界的问题,
也没什么生态概念。 其次,没有注意到精神世界

也就是宗教的问题,或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不

够。 认为物质世界改变以后,精神世界的基础结

构就改变了,这在现在基本上是站不住了。 先不

说韦伯的批评,用以前毛泽东所讲的话,是上层建

筑的反作用,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 意识就是价

值优先的问题,我们人可以自足,价值优先是塑造

一个个人和民族的方向,而这个方向性我们现在

没有,可是这个方向性非定不可。 这关系到未来

和怎样的未来。 我有这样一个比喻:拿火车轨道

和火车头的关系来说,经济是火车头,火车头的动

力极大。 在“文革”的时候,全部力量摆在政治上,
经济弄得一塌糊涂。 那么现在改革开放拼命在搞

经济,结果现在我们变成市场社会了。 这并不是

我们想要的结果。 不过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面向

了公共空间的理念,为公民社会及民主建构等大

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思路。
王杰:其实马克思在自己的学术经历中也涉

及到悲剧,但是就如你刚刚所讲,他还是比较关注

革命意义上的悲剧。所以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

信里用的是“革命悲剧”这个概念。他把资产阶级

革命作为一种模式,然后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另

一种模式,并没有从人生的价值意义这个层面来

讲,也许这是不够的。
杜维明:这是不够的。 如果从孟学讲起,第

一,你要有身心性命之学。 这个不仅马克思没有,
康德也没有。 康德在定然命题的时候,他没有身

心性命之学。 当然牟宗三后来用的一种观念,就

是说他没有对“智的直觉”,这不是那么简单的问

题。 在康德的整个思想里面,他都没有办法为人

性建构一个最坚实的基础。 所以海德格尔对他的

批评是对的.我们怎么知———认识论,怎么行———
伦理学,怎么希望———神学,除了这些以外,还有

“何为人”的问题,对于“何为人”的问题,康德照顾

得太不够了。 他没有深度心理学,因此神学上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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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认为神学不可能在

上帝存在或者灵魂永灭的方面来建立它的独立

性,它只能说是道德律令的独立性,这是他的了不

起的大贡献,对于“何为人”的问题也许是西方的

艺术作了讨论,但是这一方面他并没有讨论。 当

然,海德格尔是有的,然后是存在主义者对这个问

题有所关注。
就像我们这次会议上特别讨论到的弗洛姆和

马尔库塞。 但如果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这些人都

是比较软性的,首先就是他们的思想不够深刻、不
够彻底、不能转化现在这种大的问题,这是绝对不

够。 其实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都是我很欣赏的

人物,可是却不行。 因为首先你要有非常非常深

刻的历史记忆和一个轴心文明经过几千年所积累

下来的资源,印度有,犹太有,基督教有,伊斯兰

有,中国也有,这就要求我们要回到轴心文明。 所

以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来看,卡尔·雅斯贝尔斯在

很多地方可能比韦伯更重要,因为这就是我们所

需要的。 当然,这个工作很艰巨,从事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人都应该参加这个工作。 也就是说,如果

我遇见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看过《四

书》,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同样,一个从事儒学

研究的人,却不知道《共产党宣言》,对《资本论》一

窍不通,这也是不行的,就不能被称为是一个现代

的中国学者,所以这是一个大考验。
就我们这个合作而言,大家都需要了解的是,

人文学,特别是整个哲学在中国彻底边缘化了。
当你走进一所大学,你不晓得要走到什么地方才

能找到人文学院;在人文学院中,不晓得要到什么

地方能才找到哲学系。 我举个例子,北大一个很

有名气的哲学教授,非常欣赏人大附中的一个女

学生,就对她讲要去念哲学。 没想到过了几天,这
个女孩子哭哭啼啼跑到他家里面,她说你怎么这

么看不起我,你要知道我是可以考取北大光华管

理学院的,你以为我只可以念哲学吗。 这样的事

情太糟糕了,说明我们的价值取向完全扭曲了。
王杰:哲学的衰落其实就是文化的衰落、民族

精神的衰落。我来交大后,重建了哲学系,但一直

生源不好。我们现在想在本科教学层面作些改

革,把最优秀的学生吸引过来。关于马克思主义

与儒学的对话,我想这是时代提出的一个大问题,
是一个问题域,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
我希望在杜先生的支持下,把这件工作做起来,认
真做好。

(何信玉整理)
(责任编辑:张 曦)

ADialoguebetweenMarxismandConfucianism
withaViewtowardtheFuture

DuWeiming& WangJie
Abstract: ThedialoguebetweenMarxismandConfucianismisimportant,significantandtimelyinthe
People’sRepublicofChina.ItisprofoundlymeaningfulincultivatingasenseofChineseculturalidentitythat
isopen,pluralistic,andself-reflexive.Thepossibilityoftheemergenceofacomprehensiveandintegrated
humanistvisionisauspiciousforCulturalChina,theConfucianEastAsia,andtheglobalcommunity.The
criticalspiritinMarxistsocialpraxisandthesenseof“concernedandtragicconsciousness”inChinesethought
canenterintoafruitfulinteraction.Itcanbecomeapositiveforceandanenablingpowertocultivateaformof
spiritualhumanism (asdifferentiatedfromthesecularhumanismoftheEnlightenmentmentalityofthe
modernWet),ahumanismthatcanfosterecologicalcivilizationandacultureofpeaceforhumanityinthe
21stcentury.
Keywords: Marxism,Confucian,humanism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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